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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葚紫了
□杨铁金

家人拿回来的一篮桑葚，透着

诱人黑紫与清香。我用手指撮了

一只，放进嘴里，甘草般的甜，无籽

无渣。

曾有个同事，她爱人是种植桑

树的高级园艺师，曾说过现在市面

上的桑葚均是果桑，其大小、滋味与

生长环境，不同于蚕桑。果桑基地

里，最早上市的那一批，是培育在大

棚里的。

我小时候，桑树被大片种植在

隔壁的桐塘村。在本村读完小学二

年级，听说要并到桐塘去读书时，我

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一望无际的桑田。

用来做教室的是他们村里最好

的房子，下半部是一人来高的石墙，

上面又加着同样高度的青砖，人字

架构造的屋顶。当时的公共建筑，

大多是这副模样。学校的课程安

排，松松垮垮。下午只有两堂课，都

不是正儿八经的课，什么劳动啦、扫

除啦、唱歌啦、自由活动啦。青黄相

接时节，我们最喜欢的下午，便是跑

到桑田摘桑葚吃。

桑葚是沿着枝条往上生长的，

像灯带一样缠绕着，紫的、红的、白

的、青的“灯”都亮着。也许我们去

得晚，黑紫色的全不见。嘴馋的我

们顾不得那么多，先抓一把往嘴里

塞，酸酸甜甜，犹如喝下那叫五味子

的中药。摘着摘着，慢慢也就变得

挑剔了，只捡熟透的送嘴里。一会

儿工夫，自己的手指尖，别人的嘴唇

与牙齿都变紫了。

夕阳开始变红、变白，西坠离

去。赶紧挑几张大桑叶包一些桑葚

进去，塞进书包，带回家去哄弟妹。

我们跑到桑田里去吃桑葚，蚕

虫却在教室里吃桑叶。每个教室后

面都摆了两排架子，里面放着一层

层的蚕匾。

上课时，蚕吃桑叶的沙沙声，与

老师讲课的嗡嗡声混响；蚕沙浓烈

的酸臊味，与学生吃了太多薯类食

物而排放出来的臭屁相杂。漂亮的

女教师脸色很是不悦，就提出抗

议。农民说这里本是蚕房，蚕都不

告你们侵犯主权与领土完整，你们

反而倒打一耙？

大家自然无话可说，只能默默

地观察蚕在一次次蜕变中长大。等

到蚕吃完了一生的桑叶，再也吃不

动了。农民们就给它们送来稻草扎

成的长龙，一捆捆堆着。蚕们就爬

到稻草“山”上去，摇着脑袋慢悠悠

地吐丝，结茧自缚。

农民们将纯白发亮的茧蛋一个

个地捡走，装进框里，卖到收购站。

据说，因为这一项，桐塘大队的社员

分红就比临近大队高许多。

看着这些诱人的茧蛋，我们常

会撸几个回家，放在装注射药水的

纸盒里，看着蚕蛾破茧、交配、产卵，

度过短暂的一生。

忽然想起，十多年前缙云的一

次看桑田摘桑葚活动。眼前一望无

际都是碧绿的桑叶在阳光下翻动的

样子，就问当年户外群的组织者程

高产。程老师说都是老皇历了，那

个地方早就是高新产业开发区。

沧海桑田，是漫长时间的地球

演变结果。现在，桑果住进大棚，桑

田已变工厂，是人在进化吗？

沧海桑田，是漫长时间
的地球演变结果。现在，桑果
住进大棚，桑田已变工厂，是
人在进化吗？

我的父亲母亲
□嗣林

父亲母亲

忙碌于修理地球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一直累并快乐着

品味那泥土的芬芳

支撑着家的一道道希望

父亲母亲

慰藉在一撇一捺

踏踏实实说一不二

憨厚得默默无闻

享受那吃亏就是福

传导着成为一个个本分人

父亲母亲

脸上满满的皱纹

无数汗流收获的印证

演绎青丝到白发

成就着挚爱的追梦

留给我思念的一次次感恩

在太平湖
听锦水说陈亮

(外三首）
□杜 剑

在太平湖听锦水说陈亮

陈亮自己也在听

说到动容之处

天空突然下起一场小雨

有一滴落在茶杯里

开出一朵宫粉梅

有几滴落在陈亮的墓碑上

开出几朵游龙梅

更多的落在太平湖的湖面上

开出一朵朵玉蝶梅

我们像湖底的鱼

躲过了这温柔的箭镞

虎踞峡
岩石传来低沉的侏罗纪钟声
始祖鸟飞进古木和碧潭
溪涧里的鱼龙游进岩画

落满鸟鸣的古栈道上
我遇见唐朝的马队和仙人
马队送来秦朝的加急电报
仙人送来仙桃和虎牙

山中没有老虎
我该端起冰臼还是黄金酒杯
与镖师还是仙人同醉？
我还是以茶代酒
泡一杯历山红
与舜帝聊聊苏格拉底的诡辩术

盘龙谷
盘龙谷的蝴蝶有草木的香气

它在破茧成蝶前，有仙女为它

指点迷津。

蝉鸣借用树叶的肉身，穿越古老

岩画和新鲜的青石板，它用孔雀绿

的音色代替囚鸟飞过一条长河。

而仙女的手总能抓住些什么

时间，或一个人的心？

历山红
虞舜种下的茶树在等阳光、松柴、
火种和纤细的手指。
成为茶汤之前，在等溪流、树影、
鸟鸣、不想成为帝王的身体。

舌尖上的野趣
□卢俊英

阳光明媚，草长莺飞，又有谁能

抗拒得了大自然的诱惑呢？于是，

野炊成了吃货们最爱的出游方式。

野炊阵仗可大可小。我们最开

始带的家什可多啦，上至各种锅碗

瓢盆、下至各式油盐酱醋，外加五花

八门饮料零食小吃，简直恨不得把

厨房和超市都搬去。野炊阵地偏偏

又通常车子无法抵达，最后一段山

路不得不依靠人力肩扛手提地搬上

去，然而，往往还需要几乎没有什么

减少再肩扛手提地搬下来。经过多

次劳累之后，我们领悟到肠胃容量

远远小于欲望。

后来，我们把野炊家什精简到

一罐一锅。铜罐预先装好淘净的

米，锅里也先码齐了排骨咸菜萝卜

芋艿，只待到了野外加入山泉水、点

起松柴火，烧熟就好。烧铜罐饭需

要些手艺，根据老爸传婿不传女的

秘诀，分为“三段式”：烧一阵、凉一

阵、煨一阵。

排骨咸菜炖萝卜芋艿，堪称是

最得永康人心的一道经典菜肴，无

论“吃吃团”是什么人组成，大抵都

能受到欢迎。永康萝卜的甜脆、前

仓舜芋的粉糯、两头乌猪肉排骨油

而不腻、“妈妈牌”九头芥咸菜温暖

淳厚，集中一大锅炖了，永远是那么

抚慰永康人的心肝肺腑脾肠胃。更

难得的是，这些食材似乎一年四季

都能凑齐全，端碗入口的瞬间，让人

恍惚时光没有流转，每一次的野炊

仍还是最难忘的那一次。

微妙的差距还是有的。我独独

最爱春季里新出的咸菜——经过一

冬的九头芥，在杨柳风吹起的时节

割下，趁着春光晾至六七分干，洗净

细细切了，加盐夯实密封。最是开

坛的那一刹那，仿佛浓缩了一季的

春光潋滟，尽在瞬间绽放。

野炊形式在野，精髓在吃。精

简后的野炊，能够腾出手就地找寻

一些野味。在适宜野炊的季节

里，大多时候荠菜已经老了，不过

还有其他更多的，比如蓬蒿、野葱、

蕨菜、紫藤花、水芹菜、野苦麻、马兰

头⋯⋯野菜大多需要经过焯水，捏

干放冰箱里能把春天的味道延续

好久。

所谓臭味相投、人以群分，吃

伴也跟菜品一样重要。有一次，一

位新朋友踊跃要加入，还带来了

他太太。那太太大衣长裙、发型

精致，浓妆搭着高跟鞋就施施然

来了。大家有些尴尬，好在她并不

挑食。饭后烧了开水，男生泡茶、女

生喝咖啡，发现搅拌咖啡的干净勺

子没有了，那太太俯身掐下一支狗尾

巴草说，用这个就很好，顿时令人刮

目相看。永康内家侬，果然是可甜可

咸的。

大自然时常有惊喜。有一次5

月份出游，居然在大山里发现一根

一人多高的竹笋。人间四月芳菲

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古人说的没

错。于是，我们准备加菜。经过一

番“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

香”理念指引下的努力，发现现实跟

想象还是有些差距：开车几十里向

山民买来的腌肉很油很齁，夏天的

竹笋错了季节即便是尖尖仍觉得纤

维过于丰富，笋屁股做的杯子莫名

其妙吸走了半杯我们好不容易取山

泉水冲泡出来的新鲜黄茶。

但是，各种挫败并没有打击到

我们的喜悦，甚至我们希望把舌尖

上的快乐延续到脚尖。有人扯来

几根爬山虎，把大张的笋壳绑在脚

上，做出了连爬山达人谢灵运当年

也没有穿过的“笋壳拖”，兴致勃勃

地下水。可是，我们的“笋壳拖”极

度受到山涧欢迎，迫不及待地被它

“拿”走了。

野炊形式在野，精髓在
吃。精简后的野炊，能够腾
出手就地找寻一些野味。
在适宜野炊的季节里，大多
时候荠菜已经老了，不过还
有其他更多的，比如蓬蒿、
野葱、水芹菜、野苦麻、马
兰头⋯⋯野菜大多需要经
过焯水，捏干放冰箱里能把
春天的味道延续好久。

桑果铺成满地诗 杨成栋 摄


